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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韌性的評價與提升:
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視角*

王　 鵬　 鍾　 敏

[提　 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再次顯示澳門產業結構所存在的風險,加快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

提升澳門經濟發展韌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通過構建敏感性指標等方法對澳門經濟韌性進行測度,

並運用回歸分析探討產業結構專業化、橫向多元化及縱向多元化與澳門經濟韌性之間的因果關係,

在結合澳門產業結構發展特徵的基礎上,從“內”與“外”兩個角度對澳門經濟韌性的提升提出建

議:澳門應堅持以博彩旅遊業為主導產業,重點發展以非博彩業為主的休閒旅遊業,借力粵港澳大

灣區與“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發展佔地少、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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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為粤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之一的澳門,近 10 年博彩業產值佔 GDP 比重超半數以上,博
彩業的繁榮帶來了澳門經濟的騰飛,但單一的產業結構也令澳門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慘遭重創,
全球人口流動的限制令導致以博彩旅遊業為主導的澳門經濟斷崖式下跌,2020 年 GDP 下滑至

2009 年水平(不考慮通脹)。 加之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疲軟,逆全球化趨勢明顯,經濟

大環境不確定性增強,澳門作為一個開放的微型經濟體,對外部經濟環境具有極高的依賴性。 因

此,如何在後疫情時代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是澳門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澳門產業結構相對單一、抗擊風險能力較弱,這一認知並不是 2020 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後才

為政界、學術界所關注,2006 年中央“十一五”規劃首次明確提出“支持澳門發展旅遊等服務業,促
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而後“十二五”規劃、“十三五”規劃、“十四五”規劃均明確表示應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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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 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對於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實踐,已經取得了一些進

展,比如非博彩旅遊業、會展業、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對經濟的貢獻有所提高,但總體而言仍不太理

想,表現在新興產業佔 GDP 的比重尚未獲得顯著提升。 多元化的經濟被證明是有韌性的,但經濟

多元化不完全等同於產業結構多元化,二者是包含關係。 經濟多元化主要有產業結構多元化、境外

收入來源多元化以及出口市場多元化三個路徑,但三大路徑並不是完全分離的,產業結構的多元化

對於境外收入來源以及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具有促進作用。 因此,從產業結構多元化視角,研究如何

提升澳門經濟發展韌性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與理論意義。
韌性本是一個物理概念,指材料在受到使其發生形變的力時對力的吸收能力,2002 年引入經

濟學,①後續學者在此基礎上對經濟韌性進行了更系統的定義:指經濟體遭受風險衝擊後抵禦風險

以及恢復更新的能力②,與脆弱性相對。 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韌性可劃分為工程韌性、生態韌性

以及演化韌性三大類,經濟韌性作為演化韌性的一種,更強調經濟體遭受風險衝擊觸底後並不是簡

單地復原到衝擊前的狀態,而是伴隨着內部結構的轉型升級。 根據來源的不同,韌性又可劃分為繼

承性韌性與適應性韌性,③繼承性韌性是指經濟體內部結構所帶來的應對風險的能力,而適應性韌

性則是政府災後救助等措施為經濟體帶來的應對危機的能力。 本文從產業結構的視角對澳門經濟

韌性進行研究,主要是為增強澳門經濟的繼承性韌性。 經濟韌性作為一個複雜的系統,經濟體的內

外部表現特徵均可能是經濟韌性的來源。 經濟體的內部特徵比如初始經濟狀態④、創新能力⑤、人
力資本水平⑥、社會文化⑦、產業結構⑧等均可能影響地區經濟韌性,其中產業結構被認為是影響經

濟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對於專業化還是多樣化的產業結構更能提升經濟韌性這個問題,學術界

並沒有達成統一。 同時,經濟體的外部經濟環境,比如所處的經濟周期⑨、地理區位⑩等等也可能導

致地區經濟韌性出現差異,其中有區位優勢的經濟體在應對風險衝擊時表現更為優越。
基於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的視角,本文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與近年境內外相關衝擊為例,

通過構建敏感性指標等方法對澳門經濟韌性進行評價,實證檢驗澳門產業結構專業化、橫向多元

化、縱向多元化水平與經濟韌性之間的因果關係,並提出相應的提升建議,試圖回答在後疫情時代,
為使澳門經濟發展更具有韌性,其產業結構應如何適度多元化的問題。

二、澳門產業結構的演進趨勢

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土地、勞動力等要素限制了澳門第二產業的發展,澳門經濟的成功主要

依賴於第三產業中博彩業的發展。 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EPS 數據庫的資料顯示,1999 至 2019

年的 20 年間,澳門第二產業佔比從 15.70%逐年下降至 4.31% ,第三產業佔比從 84.30%穩定上升

95.69% 。 澳門博彩業 2009 年佔澳門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50% ,2013 年產值達到峰值,1999 至

2019 年年均增速達到 16.91% ,但根據年均增速的不同趨勢可進一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 1999 至

2013 年的快速增長階段,以及 2014 至 2019 年的平穩發展階段。 自 2002 年博彩經營權開放以後,
澳門博彩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 2006 年澳門博彩總營業額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博彩收入

最高的城市,2013 年澳門博彩業收入達到峰值。 因全球經濟下行、境內外相關政策等多重因素的

影響,澳門博彩業產值在歷經下滑後自 2017 年開始保持平穩發展,2017 至 2019 年博彩業佔 GDP

比重均保持在 50%左右。 2014 年後,澳門產業結構開始轉型,本地大力發展酒店、旅遊等第三產

業,與橫琴合作開發中醫藥、高新技術等第二產業。 新興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在 2015 至 2019 年達到

8.64% ,但佔 GDP 的比重並沒有得到顯著提高,2015 至 2019 年,澳門新興產業佔 GDP 的比重僅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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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提高到了 8.23% 。
(一)澳門產業專業化水平演進特徵

產業專業化是指區域中少量產業集聚了大量的生產要素,並貢獻了絕大部分的經濟增長的產

業結構狀態。 澳門經濟是典型的產業專業化結構,本文所及的澳門產業專業化發展主要指博彩業

的集聚發展。 城市產業專業化的衡量指標主要分為三大類:絕對專業化指數、相對專業化指數以及

總體專業化指數。 其中絕對專業化指數用於衡量某一地區的專業化水平;相對專業化指數用於測

度某一地域範圍內不同城市的專業化水平,該指標城市間可比;總體專業化指數用於評價某一地區

或國家整體的產業專業化水平或平均水平。 本文探討澳門產業專業化水平的演進特徵,所以採用

絕對專業化指數中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進行衡量,計算公式如式(1)所示。 其中,
指澳門

 

產業所佔的份額, 取值範圍為
 

,值越大,澳門產業專業化水平則越高。

　 　 　 　 　 　 　 　 　 　 　 　 　 　 　 　 　 　
澳門產業專業化水平演進趨勢如圖 1 所示。 自 1999 年以來,澳門產業專業化程度與博彩業產

值在總產值中的佔比緊密相關,總體呈上升趨勢,年增長率為 5.34% 。 根據波動趨勢,可將澳門的

產業專業化水平發展劃分為兩大階段:1999 至 2013 年的高速增長階段與 2015 年至 2019 年的平穩

增長階段,2014 年為過渡調整期。 1999 至 2013 年澳門產業專業化水平年均增速為 10.72% ,2004
年產業專業化水平的突高主要是由於非典疫情的影響,第三產業中旅遊業與銀行業等行業的產值

下跌,而博彩業相對於 2003 年,產值增幅超過 80% ,究其原因在於非典疫情的衝擊下,內地支持政

策使得澳門博彩業迅速恢復並得以發展。2015年至2019年澳門產業專業化水平的年均增速為

3.04% ,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國內外因素共同加劇了博彩業發展的壓力,澳門的產業專業化水

平由此下滑。
在短期內,澳門博彩的特許經營權可能不會發生重大改變,只能通過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逐

步擺脫經濟對博彩業的高度依賴。 一方面,澳門作為一個開放的微型經濟體,並不太具備多元化發

展的資源禀賦,專業化、特色化的發展路徑是微型經濟體發展的必由之路,某種意義上說,博彩業也

的確為澳門帶來了經濟的騰飛。 但對於某一產業的過度依賴,當該產業受到衝擊時,整體經濟容易

隨之受挫。 所以,澳門產業發展更多體現的是專業化的發展,在此基礎上適度打斷風險的鏈式傳

導,可降低整體經濟受博彩業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澳門發展博彩業已經有近 200 年的歷史,取
締澳門博彩經營權將會對澳門經濟產生重大衝擊,造成一半以上勞動力失業以及社會動蕩等現象。

(二)澳門產業多元化水平演進特徵

與產業專業化相對應的概念是產業多元化,二者本質上是一體兩面,指區域中多種相互聯繫的

產業共同存在、並形成區域經濟循環的產業結構狀態。 運用熵指標的方法對產業多元化指標進行

分解,可拆分為產業縱向多元化與產業橫向多元化,二者區別在於產業間的聯繫緊密程度不同,
縱向多元化的產業聯繫更強,而橫向多元化的產業聯繫較弱,主要通過是否細分產業類別來實現。
產業縱向多元化( )與產業橫向多元化( )的計算指標如式(2)與式(3)所示。 其中 指地區

大類產業 的產值所佔的份額, 指地區小類產業 的產值所佔的份額,一個地區有 個大類產業,每
個大類產業下細分 個小類產業。

 

與 均為正向指標,值越大,產業多元化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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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產業縱向多元化水平與橫向多元化水平演進特徵如圖 2 所示。 與產業專業化進程相對

應,澳門產業多元化水平呈逐年下降的趨勢,產業橫向多元化與縱向多元化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4.86%
與- 1.28% ,總體而言產業橫向多元化的下降幅度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產業橫向多元化水平

的變動趨勢與產業專業化水平完全相反,產業縱向多元化水平與產業專業化水平的變動趨勢反向

相關性則較弱。 專業化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多樣化水平的上升,所以澳門產業的多樣化進程主要圍

繞專業化的主要產業———博彩業進行,博彩業的發展帶動了博彩相關行業的發展。 2005 年至 2009
年,澳門產業縱向多元化水平與橫向多元化水平呈相反的變動趨勢。 隨着 2002 年博彩經營權的開

放,澳門博彩業在 2014 年之前一直保持快速發展,前期博彩業吸引消費者入澳,帶動博彩業相關的

基礎設施等行業的發展,到 2005 年,澳門博彩業基礎設施設備等建設基本完成,博彩業帶來巨額利

潤,從而加大了資金向非博彩業的投入,澳門產業結構因此橫向多元化發展。

圖 1　 澳門產業專業化水平時序演進散點圖　 　 　 　 圖 2　 澳門產業多元化水平時序演進散點圖

三、澳門經濟韌性評價

(一)評價指標簡介

根據定義,經濟韌性主要用於測度遭受風險衝擊後經濟的發展軌跡發生偏離的程度。 現有文

獻對經濟韌性的測度在宏觀上主要有 3 種方式:指示變量相對變化率、構建一攬子指標體系以

及運用反事實估計的方式。 三種方式對於衡量經濟韌性各有利弊,文獻中運用較多的方法主要

為指示變量的相對變化率,指示變量主要包括就業人數與產值,測度思路為地區遭受風險衝擊後,
實際指示變量變化相對於預期指示變量變化的差值,而預期指示變量往往使用全國等更大範圍的

就業或產值進行衡量。 本文借鑒以往文獻的思路,構建了如式(4)所示的敏感性指標對澳門經濟

韌性進行測度。

　

其中
 

為城市
  

第
  

年的經濟韌性, 為城市
  

第
  

年的產值, 為第
  

年粵港澳大

灣區的產值, 表示第
  

年的
  

年以前。 由於本文僅討論澳門的經濟韌性演化與提升路徑,所
以城市

  

指澳門,由於澳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所以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預期產值的計算區域相較

於全國而言更具有可比性。 是一個正則指標,若為正, 數值越大,表明澳門

相對於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而言經濟韌性更強,在 到
  

年期間產值的增長更快或下降更慢;若
為負,絕對值越大,表明澳門相對於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而言經濟韌性更弱,在 到

  

年期間產值的增長更慢或下降更快。 此外,為驗證測度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使用了反事實估計的

測度方式,首先根據該年前 10 年澳門產值的發展趨勢對澳門該年的產值進行預測,而後以實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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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對於預測產值的變化率對經濟韌性進行衡量。
根據韌性的作用階段,本文將澳門的經濟韌性劃分為經濟應對衝擊的抵禦能力與衝擊後經濟

的恢復更新能力,主要從衝擊的作用時間上進行判斷。 2008 年下半年所發生的金融危機對全球經

濟發展基本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潛在增長能力大幅放緩,中國經濟在 4 萬

億刺激計劃的影響下,經濟增速從 2010 年開始大幅度回升,進而步入到後危機時代。 此外,從澳門

產值與就業數據的波動上看,2008 年至 2019 年期間,澳門經濟先後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和境內外

相關政策等衝擊影響。 綜合借鑒相關文獻 的階段劃分以及澳門經濟增速的波動情況,本文以

2008 年至 2010 年、2014 年至 2016 年的敏感性指標來衡量澳門經濟應對衝擊的抵禦能力,以 2010

年至 2014 年、2016 年至 2019 年的敏感性指標衡量澳門經濟遭受衝擊後的恢復更新能力。 此外,
本文評價澳門以 2008 年與 2014 年相關衝擊為實驗測度的經濟韌性時,時間節點截至 2019 年。

(二)數據來源

本文以澳門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比區域涉及粵港澳大灣區 11 個城市,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與

可比性,研究時段選擇為澳門 1999 年回歸之後。 現有年鑒數據僅到 2020 年,且 2020 年及之後較

為詳細的月度經濟數據無法獲得,加之對經濟韌性的考察需要區分時間階段,現有數據無法支持考

察澳門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經濟韌性表現,而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改變了經濟運行基

本面,所以本文將 2020 年的數據剔除。 綜上,本文以 2008 年金融危機與 2014 年境內外相關政策

衝擊為例,考察危機衝擊下澳門經濟韌性的演化與提升路徑,研究期間為 2008 年至 2019 年。 數據

主要來自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廣東省統計局與 EPS 統計數據庫等。 2020 年以來新冠疫情對澳門經

濟的衝擊,對研究澳門經濟韌性提供了新的數據材料,有待後續進一步完善分析方法、跟蹤研究。
(三)澳門經濟韌性的測度

運用上述測度方式,澳門總體經濟韌性以及細分產業韌性的演化參見表 1。 如第(5)列所示,
隨着 2008 年 9 月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澳門對金融危機衝擊的抵禦時期韌性為 0.0985,恢復更新

時期韌性為 0.2220,對政策衝擊的抵禦時期韌性為- 0.2785,恢復更新時期韌性為 0.0903。 即相對

於粵港澳大灣區整體而言,澳門抵禦 2008 年金融危機的能力與後危機時代經濟恢復更新的能力均

較強,但對政策衝擊的抵禦較弱,這與博彩業受政策轄制息息相關。 從各年的情況來看,澳門由於

經濟對外依存度較大,相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而言,2008 年與 2009 年受衝擊的影響更為嚴重,產值

下降更快、幅度更大,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衝擊的負面影響是逐步減小的,直到 2010 年,澳門結束對

衝擊的抵禦,損失觸底,經濟開始恢復更新,但恢復更新時期,澳門相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經濟

韌性優勢是波動下降的。 而歷經 2014 年內外部相關衝擊之後,澳門並沒有展現如 2008 年金融危

機後的、對衝擊較高的抵禦能力與恢復更新能力,表明博彩業在應對政策衝擊時韌性不足。
如第(1)列與第(4)列所示,以澳門自身的發展趨勢進行的反事實估計結果,相比於使用敏感

性指標對澳門經濟韌性進行的衡量,二者變動趨勢幾乎完全一致,表明結論具有穩健性。 細分產業

的韌性方面,如第(2)列與第(3)列所示,澳門第二產業韌性較弱,主要呈波動下降的趨勢,而第三

產業的韌性較強,呈波動上升而後下降的趨勢,均在 2014 年出現拐點。 如前文對澳門產業結構的

分析所示,由於資源的限制,隨着 2002 年博彩經營權的開放,澳門第二產業佔澳門經濟總量比重呈

不斷下降的趨勢,以博彩業、旅遊業、酒店業為主導的第三產業佔比不斷上升。 根據韌性的測度結

果顯示,澳門第二產業的產值下降速度過快,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與 2014 年政策衝擊的抵禦

階段展示了較高的韌性,進一步細化第二產業的結構可以發現,二位數產業中製造業產值佔經濟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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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重的持續下跌是第二產業產值下降的重要原因。 2002 年以來,澳門第三產業產值佔經濟總量

的比重不斷上升,2009 年博彩業產值佔澳門經濟總量比重首次達到 50% ,近年來一直保持在 50%
左右。 通過細化第三產業的結構,可以發現 2014 年拐點的出現是由於博彩業遭受衝擊產值大幅下

降所造成的,博彩業對於內外部經濟政策導向具有很強的依賴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由於中國

內地的政策支持,澳門博彩業展示了較好的衝擊抵禦與恢復更新能力,而在 2014 年境內外相關衝

擊下,澳門博彩業的表現為:應對風險衝擊的能力不足,恢復更新的能力也不太理想。

表 1　 澳門經濟及產業韌性評價表

衝擊時點 年份

(1)

以反事實

估計法測度

的經濟韌性

(2)

以反事實

估計法測度的

第二產業韌性

(3)

以反事實

估計法測度的

第三產業韌性

(4)

以敏感性

指標測度

的經濟韌性

(5)

以敏感性指標

測度的分階

段經濟韌性

+ 2008 0.0305 0.1775
 

0.2779
 

- 0.0359

2009 - 0.0731 - 0.3768
 

0.1184
 

- 0.0279
0.0985

2010 0.0805 - 0.4599
 

0.3015
 

0.1265

2011 0.2820 - 0.3577 0.3931 0.1021

2012 0.3776 - 0.1773 0.2819
 

0.0558

2013 0.5114 - 0.0359
 

0.2545
 

0.0612

0.2220

+ 2014 0.5042 0.4890 0.0911 0.0029

2015 0.1498 0.7051
 

- 0.2488
 

- 0.2432
- 0.2785

2016 0.0763 0.1975 - 0.2492 - 0.0354

2017 0.1361 - 0.1067
 

- 0.1311 0.0382

2018 0.1709 - 0.2511
 

- 0.0538
 

0.0302

2019 0.0830 - 0.2684 - 0.0950 0.0219

0.0903

四、從產業結構視角提升澳門經濟韌性的路徑分析

為探討產業結構對澳門經濟韌性存在何種影響,本文運用格蘭傑因果檢驗與最小二乘回歸的

方法對澳門產業結構專業化水平、縱向多元化、橫向多元化水平與經濟韌性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考

察。 經濟韌性是一個複雜的系統,除產業結構外,經濟體的內外部因素也會影響經濟體應對風險衝

擊的能力。 根據相關文獻,本文選取了經濟外向度( )、人力資本水平( )與金融發展水平

( )三大指標作為控制變量。 其中經濟外向度由澳門貿易總額與 GDP 之比衡量;人力資本水平

由本科及以上畢業生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來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由本地私人部門貸款與 GDP
之比來測度。 各基礎變量數據均來源於 EPS 統計數據庫與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由於數據為時間

序列,所以首先對相關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避免結果出現偽回歸。 經 ADF 檢驗發現,各變量均平

穩,可進行後續分析。
(一)產業結構專業化是否是提升澳門經濟發展韌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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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格蘭傑因果檢驗,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專業化是提升澳門經濟發展韌性的格蘭傑原因,在 1%

的顯著性水平下,產業結構專業化進程會引起澳門經濟韌性的變化。 為進一步探討二者關係,本文

進行了最小二乘回歸,結果如表 2。 如第(4)列所示,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下,產業結構專業化水平

對澳門經濟韌性存在正向影響,影響係數為 1.442。 前文所述,澳門產業結構的專業化進程即為博

彩業發展的進程,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引領澳門達到世界高度發達經濟體水平(以 2019 年人均 GDP
衡量),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博彩業的繁榮帶來巨額的財政收入,2020 年年底澳門特區政府基礎財

政儲備為 1,466.0 億澳門元,超額財政儲備達到 4,695.2 億澳門元,當澳門遭受風險衝擊、產值斷崖

式下跌時,政府的救市政策可全面兜底,直至經濟恢復。 而澳門高度專業化的產業結構,相對於多

元化經濟更容易恢復更新,博彩業的恢復即意味着整體澳門經濟的恢復。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在澳門遭遇的兩次重大衝擊下,博彩業應對衝擊的恢復能力均高

於粵港澳大灣區整體水平。 控制變量方面,對澳門經濟韌性起顯著正向促進作用的是經濟外向度

與金融發展水平。 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勞動力、土地等資源嚴重受限,但由於歷史、地理等原

因,澳門對外聯繫緊密,與中國內地、葡語系國家保持着緊密的經濟文化往來,屬於外向型經濟,便於

澳門借力抵禦衝擊並恢復更新。 金融發展水平對澳門經濟韌性的正向影響主要是在衝擊前為企業提

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務,助力企業的發展;在衝擊後可成為災後救援的重要資金平台,助力企業的災後

重建,從而增強經濟的韌性。

表 2　 產業結構專業化對澳門經濟韌性的回歸結果

變量
(1)

resilience

(2)

resilience

(3)

resilience

(4)

resilience

HHI 0.302* 0.454*** 0.575** 1.442***

(1.98) (3.67) (3.32) (3.73)

DOI 0.007*** 0.010** 0.011***

(4.88) (2.65) (3.94)

DPA 0.048 - 0.257

(0.81) (- 1.80)

DFI 0.004**

(2.46)

Constant - 0.102* - 0.314*** - 0.508* - 0.692***

(- 1.86) (- 4.93) (- 2.23) (- 4.55)

Observations 12 12 12 12

R- squared 0.214 0.486 0.525 0.727

為確保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採用了更換被解釋變量、運用工具變量解決內生性以及逐步加

入控制變量的方法對實證結果進行檢驗,澳門產業結構專業化進程對澳門經濟韌性的影響均在

10%的顯著性水平以上顯著為正,表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所更換的解釋變量為採用預測法計算

的澳門經濟韌性,所採用的工具變量為核心解釋變量的滯後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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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澳門經濟發展韌性需要產業結構如何適度多元化

經格蘭傑因果檢驗,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多元化亦是提升澳門經濟發展韌性的格蘭傑原因,產業

結構縱向多元化與橫向多元化分別在 1%與 5%的顯著性水平下表明,會引起澳門經濟韌性的變

化。 為進一步探討二者關係,本文進行了最小二乘回歸,結果如表 3。 如第(5)列所示,在 1%的顯

著性水平下,產業結構縱向多元化水平對澳門經濟韌性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影響係數為- 0.607,
而產業結構橫向多元化水平對澳門經濟韌性的影響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影響係數為

1.192。 產業結構專業化與產業結構多元化為一體兩面,澳門產業結構的多元化進程即是專業化程

度下降的過程,產業結構縱向多元化更多的是澳門產業圍繞博彩業所進行的多元化,如博彩旅遊

業、博彩酒店業等等,產業結構橫向多元化更偏向於去博彩業的產業的發展,如高新技術產業、中醫

藥產業等。 澳門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第三產業中又以博彩業與旅遊業為主,產業相關性程度

較高,風險沿產業鏈傳導致使澳門經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產業的橫向多元化進程則可以打斷此

表 3　 產業結構多元化對澳門經濟韌性的回歸結果

(1) (2) (3) (4) (5)

變量 resilience resilience resilience resilience resilience

RV - 0.197*** - 0.245*** - 0.235** - 0.607*** - 0.607***

(- 3.72) (- 4.54) (- 2.97) (- 6.94) (- 6.33)

UV 0.299** 0.202 1.190*** 1.192**

(2.56) (0.52) (3.88) (2.65)

DOI 0.002 0.000 0.000

(0.32) (0.09) (0.07)

DPA 0.218*** 0.218*

(5.61) (2.18)

DFI - 0.000

(- 0.01)

Constant 0.309*** 0.321*** 0.286 0.354*** 0.352*

(3.68) (3.92) (1.68) (3.58) (2.22)

Observations 12 12 12 12 12

R- squared 0.416 0.570 0.574 0.918 0.918

類風險傳導。 如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疫情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導致澳門生產總值下降到

2009 年水平(未考慮通脹)。 控制變量方面,與產業結構專業化進程不同,此時澳門人力資源水平

對經濟韌性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 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擠佔了其他產業的生產要素,且對於高素質

人才的需求並不明顯,而在產業多元化的進程中,澳門由於地理條件限制,優先發展土地需求少、高
附加值的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等,此類產業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高。 所以,提升澳門經濟

的韌性需要去博彩業的適度多元化,避免風險衝擊沿產業鏈進行傳導,加速並加劇經濟的崩潰。 本

33



節實證穩健性檢驗邏輯與產業結構專業化部分完全一致,且結果表明上述產業結構多元化對澳門

經濟韌性的影響結論是穩健的。
(三)澳門產業結構變遷如何對經濟韌性產生影響及影響的異質性

通過運用 sobel 中介效應檢驗,從產業結構變遷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以各產業增加值衡量)
與知識溢出效應(以專利申請數量衡量)兩個視角出發,對澳門產業結構與經濟韌性之間的傳導機

制進行驗證。 結果表明,澳門產業結構的變動並不通過影響知識溢出、增進創新活動從而提升經濟

韌性,而僅僅通過規模效應使得澳門經濟更具有抵禦風險衝擊的能力,並且專業化水平越高,製造

業被擠出帶來的負向規模效應就越明顯,越不利於澳門經濟韌性的提升。 雖然相關文獻均表明

創新是產業結構與經濟韌性提升之間的橋樑,但從數據看來,至少 2008 至 2019 年,澳門科技創新

並未有效提升澳門應對風險的能力。
從細分產業的視角出發,製造業與服務業韌性對兩類產業多元化進程的反應是完全相反的,澳

門產業橫向多元化程度越高,澳門第二產業所表現出的應對風險衝擊的能力則越強,而產業縱向多

元化水平越強,澳門第三產業韌性則越強。 在第二與第三產業中,製造業、博彩業顯示了更強的上

述特徵,表現在係數絕對值大幅度提升。 在澳門產業發展的進程中,第三產業中博彩業的快速發展

擠佔了其他產業的生產要素,第二產業中的製造業的增加值佔總產出的比重不斷下滑。 基於系統

風險理論,為了切斷風險衝擊沿產業鏈的上下傳導,構建橫向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是必要的,但在資

源禀賦有限的前提下,澳門產業的橫向多元化進程必然會相對削弱博彩業以及博彩相關產業在澳

門總體經濟的佔比與政策優勢,對於政策衝擊敏感的博彩業而言,自然是更傾向於產業圍繞博彩業

進行縱向多元化,這與基準回歸結果並不衝突。
細分經濟韌性的兩大階段進行回歸後發現,無論是衝擊抵禦期還是恢復更新期,澳門產業結構

對經濟韌性影響的係數符號與基準回歸均保持一致,但僅在恢復更新階段,澳門產業結構專業化進

程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有利於提升經濟韌性,而縱向多元化進程則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利於

經濟韌性的提升,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在恢復更新階段對澳門經濟韌性發揮更大的作用。

五、以產業結構橫向多元化為導向的澳門經濟韌性提升路徑

根據前文的研究,本文可得以下幾點結論:(1)產業專業化進程可提升澳門經濟韌性,但這很

可能是內地政策扶持等非產業結構因素所帶來的;(2)產業縱向多元化因容易造成風險的鏈式傳

導而對澳門經濟韌性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產業橫向多元化則可以打斷此類風險傳導;(3)在產

業專業化進程提升澳門經濟韌性的路徑中,經濟外向度與金融發展水平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

用,而在產業多元化進程提升澳門經濟韌性的路徑中,起正向促進作用的是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
(4)澳門產業結構對經濟韌性的影響主要通過規模效應而非知識溢出效應進行傳導,並具有很強

的行業異質性,同時產業結構在恢復更新階段對經濟韌性發揮更大的作用。 產業專業化與多元化

進程均能有效的促進經濟韌性的提升,但對於澳門這個外向型微經濟體而言,專業化發展是必然。
綜上研究結論,本文主要從“內”與“外”兩個角度對澳門經濟韌性的提升提出建議。 對內優化路徑

意在從產業結構優化角度催生澳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內生動力,對外優化路徑主要從拓展區域

性經濟合作出發,借力推動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對內優化路徑

1.
 

促進博彩旅遊業規範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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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微型經濟體,博彩旅遊業的發展為澳門經濟帶來了騰飛,但博彩業作為第三產業,對
政策以及內地經濟依存度過高,在遭受衝擊後產值下降幅度大,毛收入和稅收下降,以及帶來的貧

富分化、青年人才競爭力下降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也開始顯現。 作為澳門的支柱產業,保障博彩業持

續、健康、穩定的發展是提升澳門經濟發展韌性的基礎。 基於此,本文建議可從以下兩方面促進澳

門博彩旅遊業規範有序發展:第一,進一步規範相關立法,引導博彩業造福澳門經濟社會。 2022 年

1 月 24 日,《修改第 16/2001 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獲得澳門立法會的一般性通

過,本次修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澳門特區政府對博彩業的全面規範,緩解了上一版博彩法暴露出

的批給制度的適應問題、博彩業資格審查制度的落實問題、博彩中介人與貴賓廳的監管問題等,

但對於草案中的一些條款細節仍需進一步考慮與加強。 第二,重視收入分配問題,建立更完備、科
學的分配制度與社會保障體制機制,助力非博彩從業人員更多受惠於澳門經濟的發展。

2.
 

發展以非博彩業為主的休閒旅遊業

澳門旅遊資源豐富,旅遊業的發展存在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以博彩業為中心,產業鏈縱向延

長,發展博彩旅遊業;二是重點挖掘人文景觀潛力,發展休閒旅遊業。 二者對於澳門旅遊資源利用

的側重不同,根據組織韌性中的風險傳染機制,為增強澳門經濟韌性,並緩解博彩業為澳門社會帶

來的不良影響,建議進一步推動以非博彩業為主的休閒旅遊業發展。 第一,深入挖掘多元化文化旅

遊產品。 立足於澳門本土特色風土人情,推陳出新,打造品牌旅遊項目與大型盛事,重視營銷策略,
擴展旅遊休閒娛樂一體化,組合開發不同旅遊產業業態,重點關注佔比達 50%以上的(2019 年第 2

季度)、以“度假”為目的的訪澳旅客的需求。 第二,注重服務對象的國際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

景下,仍需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一帶一路”為平台,加強旅客行為調研,融入“一程多站”
旅遊路線,在馬來西亞等各個節點城市推廣澳門旅遊,並進一步強化與葡語系國家旅遊組織的溝通

交流。 第三,加快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城際公共交通設施建設與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便

利通關”,為遊客提供便捷的交通體驗,滿足遊客動態化的交通需求。
3.

 

加強人力資源的培養與引進

由於博彩業對澳門其他產業的擠佔,非博彩業的發展缺乏必要的生產要素支持,加強高素質勞

動力的培育與引進,對澳門產業結構橫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頂層設計方面,可以依據

澳門人力資源的現狀以及產業規劃下各產業對就業人口的動態需求,制定一系列的人力資源開發

規劃。 制定規劃前應切實了解澳門各行各業對勞動力質與量、長期與短期的要求,制定規劃後應持

續評估,是否達到預期效果以及不斷修正。 在實際操作方面,短期內應有針對性的實施高素質勞動

力引進計劃,以資本換人才,完善人才培訓系統,緩解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等非博彩業、高附加值

產業人力資源短缺的壓力。 在人才培育方面,長期內應加大教育投入、大力推進高等素質教育,提
高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與科研能力,以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知名院校與國家

重點實驗室等科研機構為主要平台,推進“產學研”一體化,提高澳門本地人才素質並快速轉換為

生產力。
4.

 

推動金融證券行業建設

澳門由於不存在外匯管制,金融監管規則與國際接軌,並享有稅制簡單、稅率低等政策優勢,具
有建設以支付、清算為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 但澳門金融業的發展也面臨金融業結構單一

等問題,立足於建設澳門現代金融產業,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嘗試。 第一,探索成立相對完備

的外匯、期貨與證券等交易市場。 成立澳門證券交易所、澳門期貨交易所等,滿足高新技術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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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融資需求,努力發展成為中國離岸人民幣業務的一個重要金融市場。 第二,重點發展融資租賃

與綠色金融等特色金融產業。 一方面,支持專業租賃公司在澳發展,以船舶工業、海洋工程、大型機

械設備為重點業務領域,推動跨境融資租賃市場的建設;另一方面,憑藉澳門綠色環保企業與國際

先進平台對接的優勢,推動建設綠色產權交易所與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支持與引導綠色企業發展。
第三,建設澳門政府投資基金,提高澳門財政儲備的投資回報率。 澳門超額財政儲備規模龐大但投

資回報率並不理想,可通過從制度設計與法律層面完善監管體系、成立獨立的政府投資機構、設立

重點行業投資名單與重點投資項目推介等方式促進澳門投資基金建設,實現澳門收入來源多元化。
(二)對外優化路徑

1.
 

聯合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休閒旅遊中心”
立足“世界休閒旅遊中心”的定位,在保持博彩旅遊業主導地位不變的前提下,可以借鑒美國

拉斯維加斯的發展模式,發展重心從“博彩”轉移到“會展”、“旅遊”上,促使博彩產業成為眾多旅

遊項目中的一項。 由於澳門旅遊資源的限制,吸引的更多為短線旅客,加大了對內地市場的依賴,
為解決上述問題,可以考慮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着手。 第一,聯合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打

造綜合旅遊業。 在旅遊業、酒店業等澳門優勢產業上對灣區其他城市進行培訓,加強與橫琴現有的

“長隆”等旅遊資源合作,在形成培訓產業的同時帶動周邊城市開發旅遊資源,吸引中長期旅遊客

源。 第二,加大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金融體制機制的銜接,簡化粵澳金融服務手續,加強粵澳金

融機構交流,以“金融一體化”助力和推動“旅遊一體化”。
2.

 

借力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中醫藥等高附加值產業

澳門與內地的產業合作主要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為載體,《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

方案》中明確提出推進“飛地經濟”的建設,毗鄰澳門、且面積為澳門 3 倍的橫琴可以為澳門提供土

地要素,支持澳門產業橫向多元化發展。 建議從以下幾方面把握政策東風,積極推進合作區的深度

開發。 第一,深化兩地體制機制銜接,專人專事做好頂層設計,加速兩地民商事規則的對接,在投資

貿易方面與國際接軌,進一步優化合作區營商環境。 第二,加大澳門與橫琴的產業合作,合理分配

澳門本土與橫琴之間的生產要素,形成科學的產業布局,實現橫琴與澳門產業錯位發展。 第三,重
點發展中醫藥與生物醫藥產業,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為依托,創新“產學研”與銷售、服務

技術模式,進而打造成熟的醫藥產業集群,對接內地市場,借力內地龐大的生產與消費潛力應對各

類風險衝擊。
3.

 

依託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商貿、會展、物流等服務業

澳門由於歷史原因,擁有與葡語國家相近的行政法律制度、中葡雙語教學以及大量葡僑和葡籍

移民的優勢,便於澳門與葡語國家開展非博彩的商貿、金融、會展、物流等合作,從而推動澳門產業

橫向多元化,促進澳門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作為澳門與葡語國家聯

繫的橋樑,平台的建設對於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關係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可以從如下幾個

方面進一步提升:第一,加強平台在內地及國外的商業宣傳,提高平台的知名度,形成品牌效應。 第

二,細化政策支持,優化 CEPA 條款、具化產業扶持政策與配套措施,加強葡語國家的平台參與度。
第三,加強澳門民間社團與專業性機構的合作,可建設相應的智庫,科學、系統地規範平台的發展。
第四,建立葡語國家的人民幣清算中心與合作基金,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台,推進葡語

國家企業使用澳門的人民幣金融服務,便利貿易雙方資金往來,推動提升經濟韌性等相關項目的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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